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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政治崛起
和执政表现探析*

王聪聪 陈永琦

［内容提要］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政治崛起得益于希腊债务危机带来的经济、政治困境和民众的反紧缩政策诉求，

以及政治制度体系无法满足社会需求而导致的代表性危机和政党结构性危机。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利

用政党格局重新洗牌而提供的政治机遇和政治空间，将自身打造为反建制和反紧缩政策的政治代表，

通过包容性民粹主义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宣传，以及实用主义的政治纲领吸引民众支持。与国际债权人

谈判的失败，迫使齐普拉斯政府签署新的救助协议并实施更加严苛的紧缩政策。激进左翼联盟也因此

遭遇政党分裂、民意下跌、执政伙伴退出政府等一系列执政危机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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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希腊激进左翼联盟 ( SYＲIZA)

赢得国内大选，组建了欧洲为数不多的以激进左

翼政党为主的联合政府，这一事件引发国际社会

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而承载人们反紧缩政策希望

的齐普拉斯政府却在 2015 年 7 月被迫与国际债

权人签署第三轮救助协议，引起舆论哗然。2015
年 9 月再次以微弱多数赢得大选后，激进左翼联

盟政府不得不执行更加严苛的紧缩政策。从政治

体系的边缘性政党到执政党的“政治蜕变”，激进

左翼联盟何以能够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取得政

治上的突破并撼动希腊政坛? 其执政效果如何?

这是本文着力探讨的两个问题。
本文主要以“供给—需求理论模型”来阐释

激进左翼联盟选举成功的社会经济条件、制度性

因素等。“供给—需求理论模型”最初被用来解

释欧洲绿党、极右翼政党等“新”政党的崛起。①

近些年来，这一理论模型也被应用到对激进左翼

* 本文系 201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 世纪欧洲激

进左翼政党的绿色政治转向研究”( 项目编号: 17CKS027 ) 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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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主要是指公民需求的变化如何直接导致新政

治组织的出现，即“新”政党赖以生存的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条件; “供给层面”则主要侧重于制

度性因素和政党因素，如政党制度的开放性、政党

竞争态势、政治机会、政党策略等。在卡斯·穆德

( Cas Mudde) 看来，“供给层面”可以进一步划分

为外部因素( 政治制度和政党体制) 和内部因素

( 政党或领袖战略) 。① “外部供给层面”的理论

观点主要来自“政治机会结构理论”②，这一最初

源于解释社会运动的理论主要强调政治制度的开

放程度、既存政党对变化需求的回应如何以及在

多大程度上帮助“反叛性”政党的崛起。事实上，

供给和需求层面的影响因素并非相互排斥，选民

偏好的变化、政治机遇、宽松的政治体制等外部性

因素，与内部性供给因素如政党战略调整的有效

契合，可以促成“新”政党或边缘性政党的选举

胜利。

一、激进左翼联盟崛起的政治机会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成立于 2004 年，是由“左

翼运动生态联盟”( SYN) 、“革新的共产党与生态

左翼”( AKOA) 等 12 个左翼力量所组成的政党联

盟，其中，“左翼运动生态联盟”是激进左翼联盟

的核心主导力量。“左翼运动生态联盟”是 1991
年从希腊共产党( KKE) 分裂出来的革新派，其成

立的初衷是希望在政治谱系中构建新的左翼认

同，特别是融合“新左翼”“后物质主义”元素。在

2004、2007 和 2009 年的国内大选中，该党分别获

得 3. 3%、5. 0%和 4. 6%的选票，并没有显著的政

治影响 力。激 进 左 翼 联 盟 的 历 史 性 反 转 始 于

2012 年 5 月和 6 月的两次大选，其凭借 16. 8% 和

26. 9%的支持率，一举成为继新民党( ND) 之后的

第二大党。2015 年 1 月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获

得 36%的选票，成为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的选

举胜利与希腊的债务危机及其相关的经济、政治、
社会后果有密切关联。

( 一) 需求层面: 债务危机及其后果

1981 年 的 议 会 大 选 中，希 腊 的 社 会 民 主

党———泛希腊社会运动 ( PASOK) 的选票支持率

从 1974 年的 13. 58% 猛增至 48. 7%，这一政坛地

震奠定了其在希腊的长期执政地位，也产生了一

个流动性较少、较为稳定的政党体制，即中左翼的

泛希腊社会运动和中右翼的新民党轮流执政的单

一政党政府体制 ( 1974—2011 年) 。1981—1989
年两届泛希腊社会运动政府期间，希腊建立了福

利国家制度，虽然这一时期民众基本工资和农民

养老金有大幅度增长，但左翼政府的凯恩斯主义

纲领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特别是政府财政赤字

从 1981 年占 GDP 的 8% 上升到 1990 年的 12%，

而国债更是在十年间翻了三倍。泛希腊社会运动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任期是一个重要分水岭，标

志着希腊传统的预算平衡以激烈的方式被打破，

从此进入风险区。③ 在 1993—2004 年泛希腊社

会运动执政期间，尽管希腊经济高速增长，但左翼

政府并未真正执行必要的持久金融改革，这为日

后的债务危机埋下伏笔。2001 年，希腊加入欧元

区。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希腊的债

务和财政赤字问题突出暴露出来。为了避免国家

破产，2010 年乔治·帕潘德里欧领导的泛希腊社

会运动政府接受了欧洲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代价是实施严苛的紧缩政

策。自 2010 年 5 月以来，国际债权人已经向希腊

提供了超过 3000 亿欧元的贷款。希 腊 债 务 占

GDP 的比例已经高达 180% ，成为欧洲债务最严

重的国家之一。
国际组织的援助所附带的条件在希腊国内并

不受欢迎。在希腊民众看来，一方面，财政紧缩政

策将抑制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工资、养老金的削

减和增 税 等 措 施 增 加 了 生 活 负 担。雅 典 智 库

DiaNEOsis 的 数 据 显 示，希 腊 的 极 端 贫 困 率 从

2011 年的 8. 9% 猛增到 2015 年的 15%。④ 2012
年和 2013 年，希 腊 的 失 业 率 分 别 达 到 26% 和

27. 9%，其中主要受害者是青年人和妇女。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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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年人的失业率高达 50%。在此期间，民众

的工资和养老金削减了 20%—40% 左右，很多工

人数月未能领到工资。从 2009 年 危 机 爆 发 到

2014 年，希腊家庭收入净值下降了 40% 左 右。
2015 年，希腊有 36% 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

欧洲的平均水平是 23%。在一些观察者看来，希

腊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生活水

平。人们未能感受到紧缩政策的正面效应，反而

感到生活水平的持续恶化，最终导致对执政精英

的愤怒。
( 二) 供给层面: 传统主流政党的合法性危机

欧洲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的直接政治影响是

各国执政的主流政党遭遇选举惩罚，而更为严重

的后果是既有政党体系的瓦解和政党格局的重新

洗牌，希腊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代表。2010 年之

后的希腊，由于公共财政预算和社会福利支出严

重缩减、大规模的私有化而导致民怨沸腾，传统主

流政党遭遇严重的政治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
2011 年 6 月，希腊爆发了与西班牙“愤怒者

运动”类似的大规模群众街头抗议运动———“广

场运动”。虽然这次运动被暴力镇压，但同年秋

天政府签署了新一轮救助协议之后，反紧缩政策、
反政府 的 示 威 游 行 再 次 爆 发，并 最 终 导 致 乔

治·帕潘德里欧的辞职。“广场运动”是一场具

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反对紧缩政策运动，政治精英

被谴责是人道主义危机的罪魁祸首，不再是“人

民”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这场运动可以看做

是民众对主流政党行政管理危机的不满和抗议，

同 时 也 反 映 了 民 众 长 期 以 来 对 两 党 体 制 的 疲

乏。① 经济低迷滋生了政治激进主义，希腊自此

进入 政 治 不 稳 定 的 历 史 时 期。2011 年，卢 卡

斯·帕帕德莫领导的新民党组建了联合政府，继

续推行相应的改革措施。2013 年夏天，联合政府

关闭了希腊的公共广播和电视直播，并于 7 月份

削减公共部门，此次事件再次引发大规模抗议紧

缩政策的游行示威，希腊公共广播总部数月被工

人占领，民主左翼党( DIMAＲ) 也离开政府。
正如汉斯彼得·克里西所指出的，对国家经

济形势的失望会驱使投票者惩罚执政当局，如投

票给主要的在野党，或者放弃所有的主流政党而

投票给新的挑战者或独立候选人，或者直接放弃

投票。② 由于传统主流政党———泛希腊社会运动

和新民党都无法为选民提供走出危机的替代性方

案，民众对政党的认同感下降、对执政精英丧失信

心。在此背景下，高举反紧缩政策大旗、反对公共

福利缩减、呼吁减免债务和解决贫困的激进左翼

联盟成功表达了普通民众的希望。在 2012 年 5
月希腊大选中，泛希腊社会运动的选举支持率从

43. 9% 跌 落 到 13. 2%，6 月 份 第 二 次 选 举 跌 至

12. 3%，而在 2015 年 1 月大选中，其支持率仅为

4. 7%。③ 2012 年 5 月，新 民 党 的 支 持 率 也 从

33. 5%跌至 18. 9%，在之后的数次大选中，其支

持率维持在 28% 左右。激进左翼联盟在 2012 年

两次大选中的支持率均高于泛希腊社会运动，成

为希腊国内最大的反对党。2014 年的欧洲大选

中，激进左翼联盟获得 26. 5% 的选票，超过新民

党，成为第一大党。2015 年 1 月，激进左翼联盟

获得 36. 3% 的选票和 300 位议席中的 149 位议

席，与独立希腊党人组成联合政府执政。激进左

翼联盟的逆袭，深刻地改变着希腊政治生态和政

党体系。

二、激进左翼联盟的政治变革

除了经济疲软、民众的反紧缩政策要求等需

求层面的要素，以及政治制度体系无法满足社会

需求而导致的代表性危机和政党结构性危机之

外，激进左翼联盟的选举成功还在于其自身的

“全方位政党”转型和民粹主义的社会动员。
( 一) 实用主义的政治转向

2012 年 6 月的希腊大选，对激进左翼联盟而

言，是政党变革和战略调整的重要分水岭。从

“旧的 4%的激进左翼联盟”到“新的 27% 的激进

左翼联盟”，作为国内主要的反对党，激进左翼联

盟的政治立场发生了重要修正———从激进主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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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改革主义、现实主义。① 激进左翼联盟“实用主

义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组织层

面强化领导人的权威，将党内的激进分子边缘化;

二是在政治层面制定更加现代化、温和的政治纲

领。在此期间，激进左翼联盟召开了两次重要会

议: 2012 年 11 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 2013
年 7 月的政党成立大会。

激进左翼联盟党内汇集了不同政治倾向的派

别: 共产主义、议会外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

主义者、反全球化运动等。反全球化运动是其重

要组成部分，2001 年数千名左翼分子曾参与了热

那亚 G8 峰会的大规模反全球化抗议运动。2012
年大选之后，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一方面重塑领

导人权威，强化领导集体的权力，减少党内激进分

子对政策制定的干预和党内“不同声音”; 另一方

面大规模招募政党成员。截至 2013 年 7 月，激进

左翼联盟的党员数就已达到 35000 人，其中很多

来源于工会组织。2013 年 7 月的政党成立大会，

被媒体视为齐普拉斯所代表的现代化派对党内左

派力量( “左翼论坛”②) 的胜利，后者在此次大会

中被压制，大会通过了一个更加“现实主义”的、
模糊性的政党纲领。

激进左翼联盟走向“政府中政党”的另一个

表现是政党话语、政治目标的改变。2012 年 6 月

之后，激进左翼联盟在大众媒体中的官方语言和

政党标语缓和了之前的激进主义色彩，例如，建立

“左翼政府”的政治目标被“民族救亡政府”所取

代。在多重危机和紧缩政策带来的社会灾难背景

下，激进左翼联盟将处理危机、拯救国家放在了优

先位置。激进左翼联盟积极将自己打造成社会大

多数群体的政治代表，旨在通过与其他进步政治

力量结成广泛政治联盟，共同反对紧缩政策、反对

新自由主义。同时，齐普拉斯改变了对欧元区的

态度，其态度从“欧元并不是一个神话”“不为欧

元牺牲”变为“希腊退出欧元区意味着混乱和集

体自杀”。③ 2013 年 10 月，齐普拉斯在得克萨斯

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演讲中指出，“希腊不应该退

出欧元区———那将是欧洲的灾难。”④

( 二) 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

2012 年大选前后，激进左翼联盟的另一个重

要变化是政治纲领和政治话语的民粹主义化。一

种对民粹主义的狭隘定义认为，社会最终分裂为

两个对抗性的团体———“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

精英”，而政治应该是人民普遍意志的表达。⑤ 在

经济危机的“窗口期”，激进左翼联盟成为国内政

坛中最显著的反对紧缩政策的政治力量，也是当

时议会中唯一支持“广场运动”的政党。特别是

2011 年新民党实施紧缩政策后，进一步扩大了激

进左翼联盟反建制的政治空间。
债务危机爆发后，激进左翼联盟的政治话语明

显区分为两个阵营———“支持—备忘录”⑥( pro －
memorandum ) 和“反 对—备 忘 录” ( anti －
memorandum) ，凸显了“精英”和“人民”的对立。⑦

政党纲领和媒体宣传的对立式话语模式，是激进

左翼联盟被界定为民粹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即

“我们”( 人民) 和“他们”( 精英) 的区分。例如，

该党 2012 年的一条标语是:“不是我们就是他们:

我们一起可以推翻他们”。激进左翼联盟在这一

时期的纲领中谴责了实施紧缩政策给人们带来的

不安全感、贫困、绝望和苦难。2013 年，该党第一

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指出: “激进左翼联盟今

天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损害社会利益和国家主权的

新自由主义和支持备忘录的政治力量，建立广泛

的社会左翼联盟。”⑧2014 年，激进左翼联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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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John Milios，“From‘Subversion’to Centre － Left Pragmatism”，

see from https: / /www． researchgate． net /publication /312016345_
SYＲIZA_From_‘Subversion’_to_Centre － Left_Pragmatism．
“左翼论坛”( The Left Platform) 是激进左翼联盟内部的一个左

翼团体，由帕纳约蒂斯·拉法扎尼斯 ( Panagiotis Lafazanis) 所

领导，拉法扎尼斯曾于 2015 年 1—7 月担任第一届左翼政府

的能源部长，他与“左翼论坛”的其他 25 名议员在 2015 年 8
月离开政府。
Kouvelakis Stathis，“Greece: SYＲIZA's Ｒise and Fall”，see from
http: / /www． europe － solidaire． org / spip． php? article37447．
Kouvelakis Stathis，“Greece: SYＲIZA's Ｒise and Fall”，see from
http: / /www． europe － solidaire． org / spip． php? article37447．
Cas Mudde and Cristobal Ｒovira Kaltwasser ( eds．) ，“Populism
and ( liberal ) Democrac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Threat or Corrective for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 4．
备忘录是指希腊政府与国际债权人于 2010 年 4 月份签订的

贷款协议。
Giorgos Katsambekis，“Ｒadical Left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Greece: SYＲIZA's Trajectory from Minoritarian Opposition to
Power”，in Constellations，Vol． 23，No． 3，2016，pp． 391 － 403．
SYＲIZA，Party Statute，adopted at the 1st SYＲIZA Conference
on 10 － 14 July 2013，see from https: / /www． syriza． gr /article /
id /32409 /Politikh － Apofash － 1oy － Idrytikoy － Synedrioy． html．



了“塞萨洛尼基纲领”( Thessaloniki Programme) 。
纲领的四个主要目标是: 解决人道主义危机、重振

经济、鼓励就业和实施国家体制改革。①

激进左翼联盟通常被看做是“包容性民粹主

义”( inclusionary populism) 。与极右翼政党排外

性民粹主义不同的是，激进左翼联盟所构建的

“人民”是一个主动的、包容的、民主的概念，而非

被动的、种族的、专制或反民主的概念。②“人民”
主要是指承受紧缩政策后果的民众，他们被号召

起来共同参与反对紧缩政策的斗争。激进左翼联

盟也是希腊政坛支持性别平等、同性恋平等权利、
移民平等权利的最坚定的政治力量，因而，其民粹

主义并不具有基于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排外

性。激进左翼联盟同时还构建了“敌人”概念，即

对立阵营的“他们”( “精英”) 。“他们”主要是指

实施紧缩政策的特定政治集团———以泛希腊社会

运动、新民党等为代表的国内建制力量，以及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新自由主义力量。激进左

翼联盟吸纳了“广场运动”的核心政治诉求，提出

了重新就希腊公共债务进行谈判、停止削减失业

津贴与工资、重振经济、对银行等国有机构进行公

共控制等措施。正如该党纲领所强调的:“激进左

翼联盟和左翼政府的目标是为大众运动指明政治

出路和方向，这一新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试图推翻旧

体制力量，共同捍卫与强化我们的政党和政府。”③

( 三) 强化社会联系

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回归社会”，也是近

些年来激进左翼联盟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④ 激

进左翼联盟积极强化与社会运动的联系，吸引年

轻人的支持。激进左翼联盟的青年组织“左翼联

盟青年”( SYN Youth) ，是政党与社会运动联系的

中介，曾组织或参与反全球化运动、2003 年的反

战运动、2006—2007 年的大规模学生反对宪法修

正抗议运动、2008 年 12 月的青年反专制暴动以

及第四届欧洲“社会论坛”等。激进左翼联盟还

允许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社会运动，在社会运

动中寻求经验和知识，重返党内以重塑身份认同，

强化政党与社会的联系。⑤“从社会运动中学习”
的战略使得激进左翼联盟能够更好地倾听社会各

阶层的声音并在政治层面代表他们，而政党与社

会运动之间的互动也能够更好地实现组织层面的

变革。2009 年之后，激进左翼联盟支持并参与了

一系列反对紧缩政策和反压迫运动，如斯科里斯

的乡村环保运动、哈尔基季基半岛反对采矿运动、
凯拉泰阿雅典郊区的反垃圾填埋场抗议活动、
“不付费”运动等。

在工会方面，希腊共产党比激进左翼联盟有

更多的 优 势 和 影 响 力，如 劳 工 团 结 联 盟 工 会

( PAME) 便由共产党所控制，而激进左翼联盟的

工会组织仅限于公共部门，如 2002 年成立的“自

治干预”工会( Autonomous Intervention) 。2007 年

成立 的“激 进 左 翼 联 盟 工 会 网 络”( SYＲIZA
Network of Trade Unionists) 在招募成员以及扩展

政党在工会中的影响力方面作用也非常有限。经

济和债务危机改变了激进左翼联盟与工会的关

系。2008—2012 年间，“自治干预”工会和“激进

左翼联盟工会网络”积极支持希腊最大的两个劳

工组 织———全 国 劳 工 总 会 和 全 国 公 职 协 会

( ADEDY) 所组织的罢工。2012 年大选之后，激

进左翼联盟在工会运动方面富有凝聚力的动员也

吸引了泛希腊社会运动附属工会的支持。⑥ 另一

方面，激进左翼联盟在组织层面的松散性、开放性

和党内的多元主义使它能够比希腊共产党在危机

时刻 更 迅 速 地 作 出 回 应。2010 年“革 新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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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Tsipras Presents SYＲIZA Program at International Fair in
Thessaloniki”，see from https: / /www． tovima． gr /2014 /09 /15 /
international / tsipras － presents － syriza － program － at －
international － fair － in － thessaloniki / ．
Cas Mudde and Cristobal Ｒovira Kaltwasser，“Exclusionary vs．
Inclusionary Populism: Comparing the Contemporary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i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 48，No． 2，

2013， pp． 147 － 174; Yannis Stavrakakis and Giorgos
Katsambekis，“Left － wing Populism in the European Periphery:

the Case of SYＲIZA”，in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Vol． 19，

No． 2，2014，pp． 119 － 142．
SYＲIZA，Text of Policy Decision，adopted on 12 － 16 October
2016，see from https: / /www． syriza． gr /article / id /67313 /Politikh
－ Apofash － 2oy － Synedrioy． html．
Myroto Tsakatika and Costas Eleftheriou，“The Ｒadical Left's
Turn towards Civil Society in Greece: One Strategy，Two Paths”，

in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Vol． 18，No． 1，2013，

pp． 81 － 99．
Giorgos Katsambekis，“Ｒadical Left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Greece: SYＲIZA's Trajectory from Minoritarian Opposition to
Power”，in Constellations，Vol． 23，No． 3，2016，pp． 391 － 403．
Myroto Tsakatika and Costas Eleftheriou，“The Ｒadical Left's
Turn towards Civil Society in Greece: One Strategy，Two Paths”，

in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Vol． 18，No． 1，2013，

pp． 81 － 99．



( Ｒenewal Wing) ①从“左翼运动生态联盟”( SYN)

的分裂，进一步强化了齐普拉斯在党内的领导地

位。同时，包容性的组织结构也为吸纳不同政治

意识形态倾向的左翼力量提供了保护伞。

三、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表现与挑战

2015 年 1 月大选之后，希腊人民对新政府解

决人道主义危机和紧缩政策困局充满期待，这也

是齐普拉斯政府面临的最主要的执政考验和棘手

问题。经过漫长的谈判，齐普拉斯在同年 5 月底

向国际债权人提交了一份 47 页的“希腊方案”，

却遭到否决。希腊被要求必须完全接受并执行债

权人的救助方案。虽然党内存在分歧，但齐普拉

斯最终仍决定就是否接受国际债权人的新一轮协

议进行公投。2015 年 7 月 5 日的公投中，61． 3%
的希腊民众选择“不”。在退出欧元区、希腊破产

而成为“另一个阿富汗”的压力之下，齐普拉斯政

府于 7 月 16 日被迫通过了第三轮救助协议。激

进左翼联盟这一背叛选举前承诺的举措使其失去

了工会支持并造成政党分裂。2015 年底至 2016
年初，希腊爆发了数次反对削减养老金的游行。
2016 年 2 月，公共和私有部门的工会均组织了罢

工游行。党内的一些左派成员认为，救助协议是

欧洲精英和债主对希腊勒索的结果，是“外国利

益”对希腊的攻击，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最后的资

本 化 标 志 着 希 腊 在 实 力 不 对 等 的 战 斗 中 的 失

败。② 能源部长帕纳约蒂斯·拉法扎尼斯等“左

翼论坛”的四位部长因反对 860 亿欧元的救助协

议而于 2015 年 8 月离开内阁，“左翼论坛”的 25
名议员也宣布脱离政党成为独立议员。拉法扎尼

斯带领“左翼论坛”的成员成立极左翼的“大众团

结党”，并参加了 2015 年 9 月的大选。
( 一) 执政表现

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在 2015 年 9 月之后的第

二届政府任期内，主要履行其与国际债权人已签

署的第三轮救助协议，但并没有放弃与新自由主

义力量进行“激进对抗”的战略。政府中激进左

翼联盟的政治话语依然保留着民粹主义的特征，

政治主题都是如何与旧的建制派和欧盟的紧缩政

策进行斗争。齐普拉斯政府继续将自己打造为希

腊人民的政治代表，呼吁人们与政党共同对抗传

统的政治和经济寡头以及欧洲的新自由主义力

量。激进左翼联盟指出，2015 年夏天接受第三轮

救助协议并不是政府本意，而是迫于国际债权人

的威胁和勒索。在激进左翼联盟看来，虽然不执

行紧缩政策是非常困难的，但却是实现社会正义、
民主和人民主权的必要条件。③ 2016 年政党代表

大会上，激进左翼联盟通过了一份旨在减少新自

由主义改革的施政纲领，主要任务包括推动教育

和健康领域的改革、推进各级公共管理机构的民

主化改革、打击逃税漏税、保障中低收入群体权

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激进左翼联盟强调，将

在劳工权利、集体谈判、罢工权利以及工资方面与

欧洲精英明确划清界限。
然而，齐普拉斯政府面临两个相矛盾的目标:

一是要实施其向国际贷款人承诺的改革措施，二

是要抚平社会危机，而前者意味着比以往更加严

苛的紧缩政策。齐普拉斯政府所实施的大规模改

革包括: 税收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健康医疗

体系、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根据第三轮金融救助

协议，希腊政府在 2015—2018 年间需要削减支出

98 亿欧元，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不可

避免，如国有机构的私有化、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公

共服务支出的减少等。具体而言，在税收体制改

革方面，齐普拉斯政府增加了对高收入群体的征

税力度( 个人所得税从 42% 提高到 45% ) ，利用

“国家战略参考框架”( NSＲF，2014—2020 年) 建

立公民财产登记的电子信息技术平台，建立防止

资金外流的机构，对船主征双重税等; 在社会保障

方面，基于个人收入调整社会福利分配方案，建立

单一的社会保险基金，引入最低养老金制度; 在社

会融合方面，保障同性恋群体的平等法律地位，修

正宪法保障移民权利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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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派”后来演变为“民主左翼党”( DIMAＲ) 。
John Milios，“ From‘Subversion' to Centre － Left Pragma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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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ftung Online Publication，November 2017，see from http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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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社会保险修正条例》( Social
Insurance Amendment Act) 生效，希腊政府养老金

支出从占 GDP 的 11% 下降到 9%。① 但是，与欧

元区 2． 25%的平均水平相比，希腊社会福利支出

占 GDP 的比重依然较高。因而，尽管面临着大规

模的群众抗议，但在国际债权人的要求下，削减养

老金以及节省社会福利依然是齐普拉斯政府未来

最主要的改革目标。
( 二) 面临挑战

激进左翼联盟曾被看做是新左翼复兴的标

志②，但其是否有能力处理人道主义危机，党内外

质疑和争论声音不断。虽然齐普拉斯是希腊债务

危机爆发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但由于与欧

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的失败和被迫实施紧

缩政策，激进左翼联盟不得不从理想主义走向现

实主义，齐普拉斯甚至被指控为“机会主义者”。
事实证明，对于激进左翼政党而言，最关键的问题

在于如何能在执政过程中不背叛政党的核心政治

原则和政治主张。在一些学者看来，第三轮救助

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激进左翼联盟在债务减免、债
务重新谈判和反对紧缩政策方面的完全失败。③

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考验。
一方面，希腊经济依然疲软。2018 年 1 月，

希腊政府实施了 18 亿欧元的削减计划。8 月，国

际债权人针对希腊的第三轮救助计划结束，但在

一些观察者看来，雅典只是“象征性地结束”救援

周期，希腊将不得不“继续进行必要的纠正性改

革，以释放经济活力、增强企业竞争力、重振企业

家精神”。④ 2018 年 6 月，希腊与欧盟达成协议，

将其累计的 3200 亿欧元债务的偿还期限延长十

年，这项协议为希腊经济恢复提供了喘息的时间。
虽然希腊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国际债权人的监管，

但作为欧元区经济最薄弱的国家，特别是背负着

3000 多亿欧元的债务，经济复苏依然是一个遥远

的梦想。
另一方面，赢得人心仍然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齐普拉斯政府签署第三次救助协议导致激进左翼

联盟支持率暴跌，而齐普拉斯个人的支持率也在

下降。民意调查显示，激进左翼联盟目前的支持

率远远落后于主要在野党———新民党。政府大规

模削减养老金的举措，引发数次大规模的游行示

威，如 2016 年 1 月的律师和记者群体游行，而在

2016 年 2 月工会爆发的大罢工中，教师和工人占

罢工总人数的 50%。政策歧见而导致的政党分

裂也考验着激进左翼联盟。除拉法扎尼斯成立

“大众团结党”外，前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克

斯也成立了新的政党———“2025 欧洲民主运动”
( The Democracy in Europe Movement 2025，

DiEM25) ，并计划参加 2019 年 5 月的欧洲大选。
在瓦鲁法克斯看来，希腊就是债务人的监狱，只有

实现银行国有化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希腊约 3200
亿欧元的债务负担。⑤ 党内的另一位左翼分子，

前议会主席佐伊·康斯坦托保罗也强烈谴责激进

左翼联盟政府实施的紧缩政策，特别是港口、机

场、铁路、电力、水和天然气公司、考古和文化遗址

的私有化改革。康斯坦托保罗指出，激进左翼联

盟已经不是其所宣称的左翼政党而是“政治僵

尸”，其下台是希腊恢复民主的第一步。⑥

齐普拉斯面临的另一个执政考验来自议会的

信任投票。这一政治混乱主要源于马其顿总理佐

兰·扎耶夫成功推动议会修改宪法，将国名更改

为“北马其顿共和国”。根据 2018 年希腊与马其

顿达成的协议，希腊政府将不再阻止马其顿加入

北约和欧盟。虽然这一协议被誉为“难得的外交

胜利”，解决了世界上最难以解决的外交问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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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Axel Troost，“Greek Politics: Checking the Facts—What Greece
Has Actually Done to Tackle the Crisis”，in Ｒosa Luxemburg
Stiftung Online Publication，November 2017，see from https: / /
www． rosalux． de /en /publication / id /37426 /greek － politics －
checking － the － facts / ．
Gerhard Oberkofler，“Die Neue EU － Linke Ist Eine Chimre der
Hoffnung”，see from http: / /derstandard． at /2000011644513 /Die
－ neue － EU － Linke － ist － eine － Chimaere － der － Hoffnung．
Emmanouil Mavrozacharakis，Stylianos Ioannis Tzagkarakis and
Dimitrios Kotroyannos，“Mediterranean Left － wing Populism: The
Case of SYＲIZA”，in European Quarterly of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Mentalities，Vol． 6，No． 2，2017，pp． 40 － 53．
“Has Greece Finally Escaped the Grip of Catastrophe?”，see from
https: / /www． theguardian． com /world /2018 / jul /15 /greece － exit
－ final － international － bailout － debt － catastrophe．
“Yanis Varoufakis: ‘Greece Is a Debtors' Prison'”，see from
https: / /www． theguardian． com /world /2018 /apr /01 /yanis －
varoufakis － greece － is － a － debtors － prison － new － party －
mera25．
Zoe Konstantopoulou，“If You Love Greece，Help Us Get Ｒid of
Alexis Tsipras and His Zombie Party”，see from https: / /www．
theguardian． com /commentisfree /2018 / jul /09 /greece － alexis －
tsipras － syriza － austerity － eu．



一，也获得了其他欧洲国家的赞誉，但齐普拉斯却

在国内遭遇一系列反对。2019 年 1 月，因反对齐

普拉斯与马其顿政府达成的决议，国防部长基里

亚科斯·米索塔基斯带领“独立希腊党人”退出

政府，其他六位部长也相继辞职，这一举措引发了

对齐普拉斯政府的信任投票。①虽然 1 月 16 日齐

普拉斯勉强获得最低的 151 名国会议员支持，以

微弱优势赢得信任票得以继续掌权，但其执政挑

战依然严峻。有民调显示，约 70% 的希腊民众反

对马其顿政府的更名协议，约十万人在雅典进行

大规模示威游行。在他们看来，协议不足以保护

希腊马其顿地区的领土和文化完整。②而激进左

翼 联 盟 的 主 要 竞 争 对 手 新 民 党 也 一 直 持 反 对

态度。

四、结语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从一个边缘性小党到一个

可见的“反叛者”再到执政党的政治转变是多种

因素促成的。从需求层面来看，传统主流政党的

经营不善使希腊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民众

的反紧缩政策需求高涨; 从供给层面看，由于民众

对建制派和欧盟的不满，传统主流政党遭遇信任

危机和代表性危机，原有稳定的政治体系被侵蚀

而产生流动性选民和政治断层，使得激进左翼联

盟能够动员左翼及右翼的选民。借助于政党体系

提供的政治机遇，激进左翼联盟通过进一步凸显

社会内部的“精英”和“人民”，即一种对抗式的话

语范式，进行包容性民粹主义的社会动员以及实

用主义的政党转型，成功将人们的失望转化为希

望，最终获得最高权力。
以“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形象走向前台

的激进左翼联盟终究未能实施选举中承诺的替代

性政策，而是选择了向现实妥协，最终与国际债权

人签署第三轮救助协议。齐普拉斯曾经将被迫实

施的紧缩政策比做为了生存和活着而必须服下的

苦药。③紧缩政策的措施也使激进左翼联盟遭遇

政党分裂、民众抗议和执政危机。激进左翼联盟

试图将希腊拖出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泥潭，但

其努力受到诸多外部制约，特别是全球化和欧洲

一体化以及欧盟经济政策等。从另一个层面看，

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也让人们逐渐接受了紧缩政

策的现实，提供了对抗欧洲新自由主义力量的黏

合剂，也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道德革命。在即将

到来的 2019 年欧洲大选和希腊国内大选中，激进

左翼联盟能否继续保持较高的支持率依然具有较

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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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reek MPs to Vote on Macedonia Deal after Tsipras Clings on”，

see from https: / /www． theguardian． com /world /2019 / jan /16 /

greek － pm － wins － confidence － vote － after － macedonia － name

－ crisis．

②“Thousands of Greeks Protest over Name Change for Macedonia”，

see from https: / /www． theguardian． com /world /2019 / jan /20 /

thousands － of － greeks － protest － over － name － change － for －

macedonia．

③“Alexis Tsipras: ‘The Worst Is Clearly behind Us’”，see from

https: / /www． theguardian． com /world /2017 / jul /24 /alexis －

tsipras － the － worst － is － clearly － behind －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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